
1月11日下午4点20分左右 ，
寒风凛冽， 天色未晚。 一名男子
只身站在东关大桥上， 背对着滚
滚车流。 跨过栏杆， 把手机放在
显眼的位置， 他把头朝向脚下深
不见底的通州大运河。 就在他准
备放开栏杆跃入河中时， 一双有
力的手在一瞬间抓住了他已经前
倾的身体， 并用力将男子抱住。
而把这名男子从死神手中拉回的
人正是通州区总工会组宣部干部
王震。

“别管我， 我就想死！” “兄
弟， 千万别想不开， 有啥事儿跟
哥哥说说， 一定别做傻事！” 把
轻生男子死死 “锁” 在怀里的王
震开始对他进行劝导。 由于栏杆
较高， 王震试了一下， 无法独自
将其拖入栏杆内侧， 便一直抱着
对方。 他顶着三九严冬的刺骨寒
风， 直到有一名路人经过并参与
救援， 才一起用力将男子拖回。

被救起的男子眼神呆滞迷
离， 自称患有抑郁症， 他的家在
外地， 在北京打工， 因个人感情
出现了问题， 并遂动了轻生的念
头 。 “兄弟 ， 你想想 ， 快过年
了， 你这挥袖子一走， 家里边父
母咋办 ？ 你看看身边的大爷大

妈， 他们的孩子也就跟你差不多
大 ， 如果遇到点挫折就像你这
样， 他们由谁来照顾， 日子怎么

过呢？ 得多伤心呀！” 眼看围观
的群众越来越多， 王震一边让其
他热心市民稳定住男子情绪， 一

边拨打了报警电话。 待到男子坐
上警车， 众人散去， 王震才顶着
寒风最后离开。

“我当时刚刚参加完通州区
文明办对通州榜样的颁奖典礼，
从通州文化馆出来不到300米 ，
骑自行车路过时看见他已经翻越
栏杆站在了护栏外侧。” 王震还
记得， 11日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冷
的一天， 那天的风力达到七级，
可男子只穿着一件薄呢子大衣，
瑟瑟发抖。

有过部队服役经历的他观察
到男子未穿工作服， 由此判断该
人并非环卫人员， 由此便提高了
警觉。 当男子快要跳下的千钧一
发之时， 早已将自行车甩在一旁
的王震连自己的包都顾不得拿，
赶紧跑过去抓住了他。

“我参加典礼时，观看了见义
勇为者的光辉事迹，非常受触动。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想太多，如果
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去救他。
我是工会人， 那个人还是在北京
打工的职工 ， 帮他也是我的义
务。 ”王震表示，自己在部队十余
年，一直谨记党和国家的教育，即
便是转业到地方， 他还在以一名
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人民军队为人民 ， 到了工
会， 就要时刻心系职工。 “我现
在作为一名工会人， 在日常的工
会工作中， 切身体会到一线职工
工作生活的辛苦和不易， 也在不
断培养关心服务职工的工会情
怀。 帮助职工不能只体现在工会
工作， 不论是本地、 外地职工，
遇到困难， ‘视野’ 所及的、 力
所能及的， 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
点， 我都会第一时间尽我所能伸
出援助之手， 去帮助他人。” 王
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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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工会人

———记通州区总工会组宣部干部王震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千钧一发际 勇救投河人

———记北京安海之弋园林古建工程有限公司彩画工作室主任吴书瑞
匠心传承 让古建彩画焕发活力
□本报记者 盛丽

“这羽毛可以再概括一点儿，
因为是从下面看， 太细就连成一
片了。 ”工作室中，吴书瑞正在指
导学生，“我学徒时， 师傅也是一
点点地给我讲、一点点抠。把所有
的细节连在一起， 就是一套完整
的工艺了。 ”吴书瑞出生在工匠世
家， 从事古建彩画工作已40个春
秋， 参与了国内外诸多文物保护
和仿古建筑营造工程。 故宫博物
院的乾隆花园、 天坛的长廊和双
环亭……都默默地记录下这位彩
画大师的坚韧付出。

克服恶劣环境
苦练古建彩画基本功

古建彩画光彩夺目， 但这个
行当却倍加艰辛。 这是一个学起
来难、干起来苦的行当。 “我们很
多同事学着学着就改行了。 ”吴书
瑞感慨道。

“有一年三月在无锡水浒影
视城工地， 乍暖还寒的季节又遇
上降温，工作特别辛苦。 ”吴书瑞
回忆，“还有一次在广州做工程，
正值盛夏， 气温连续三十七八摄
氏度，室内顶部隔着玻璃不透风，
温度差不多要达到四十多摄氏
度。 ”工作环境虽然艰苦，但是吴
书瑞和同事都出色地完成任务。

“上得了脚手架，坐得了冷板
凳，是做古建彩画的基本功。 ”说
到苦， 吴书瑞感叹这个行当更苦
的其实还是“学”。

吴书瑞的祖父专事雕刻 ，作
品中蝈蝈似乎在颤动的胡须和白
菜上清晰可见的叶脉， 都给少年
的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耳濡目染
的他庆幸自己中学毕业就被分配
到了古建公司， 能有幸跟着老师
傅学习古建彩画。 但他真正画画
儿却是十年以后。

“头三年，干的是最苦最累最
单调的基础活儿。出徒后，学三年

‘规矩活’，最后，学三年绘画的活
儿。 ”吴书瑞介绍：“真是十年磨一
剑！十年过来，才真正感受到了绘
画的魅力。 ”

吴书瑞对彩画历史充满敬畏
之心，他说中国的历史有多长，彩
画的历史就有多长， 每一个朝代
都有用彩画记录的历史。 “不能坚
守就学不到真经。 ” 而他这一坚
守，就是一世情缘。

遵循传统规制
助古建筑重放光彩

相对前三十年的 “冷板凳”，
吴书瑞说近年来古建彩画重拾了
尊严。 公司创造了出席文博会等
各种展会的交流机会， 作品亮相
每每获奖饱受称许， 各级政府也
给予了他实实在在的支持和鼓
励。更让他欣慰的是，他自己也培
养出一批徒弟，有不少中央美院、

建筑大学的大学生。
“公司承接的甘肃兰州清代

举院致公堂文物工程， 完全按照
原规制、原材料和原工艺进行。对
年轻人是一次理论与实践的过硬
锻炼， 会在技术传承上有重大飞
跃。 ”吴书瑞说。

“规制” 是吴书瑞使用频率
很高的一个专有词汇。 “文物修
复就得按照原来的规制走。” 吴
书瑞说， “宋代有宋代的规制，
清代有清代的规制， 不同等级的
建筑用什么样的比例、 图案， 都
规定好了。”

在吴书瑞工作室的四壁 ，挂
满了各式彩画小样。 这些小样都
是按照原规制、原比例缩制的，一
放大就是施工图。 “和玺彩画是清
代等级最高的彩画，规制高，做工
精致，工艺繁琐；什么龙啊凤啊，
能画好需要很多年的锤炼。 ”吴书
瑞介绍说。

在吴书瑞的技术要求中， 按
照传统规制、 传统工序走是必须
的， 不能有半点偷工减料。 他介
绍 ， 故宫里大量运用的和玺彩
画， 单单一个小样制作就需要一
个月。 从现场勘查、 揣摩图样到
制作图谱、 沥粉贴金， 没有深厚
的文化积累、 非凡的手工技艺、
超出常人的体力和毅力， 都很难
有所造诣。

“仅以 ‘沥粉贴金 ’ 为例 ，
要把胶和一些辅料调成糊状， 然
后再 ‘拍谱子’。 在 ‘谱子’ 上
面把龙凤那些纹饰 ‘沥出来 ’，
这就是 ‘沥粉’。 之后刷色， 最
后再贴上金箔， 龙凤的图案才能
显现出来。” 吴书瑞说。

“不破坏文物的历史信息，把
人为干扰降到最低。 ”吴书瑞说，
这也是古建修复必须要遵从的原
则。 已经拜师吴书瑞学艺十余年
的刘锦刚坦言， 正是吴老师这样

不变的追求和初心， 才让更多的
古建筑穿越历史的尘封， 重新焕
发出夺目的光彩。

坚持精益求精
探索传统建筑彩画艺术

“近年来，大家都提‘工匠精
神’，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首
先，你得发自内心爱这一行，然后
从根儿上学。 知道传统才能继承
发展，这才是匠人的匠心。 ”吴书
瑞这样定义“匠心”。

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冬天 ，
还是学徒的吴书瑞在师傅的指导
下尝试在建筑上沥粉作画。 调沥
粉关键在于把握好加水量。 冬天
滴水成冰，吴书瑞入行不久，经验
不足，他总感觉不如平日润滑，不
知不觉，水就加多了。

“这哪成啊！ 沥粉沥不好，刷
色、贴金都白费，铲了，重新做！ ”
平日和蔼的师傅竟大发雷霆。 吴
书瑞心里虽然委屈， 但又不敢顶
嘴，只好返工。 事后，吴书瑞才体
会到师傅的良苦用心。 “这是在教
我精益求精呀。 ”吴书瑞说，老匠
人的精益求精， 就是现在常说的
“工匠精神”。

至今， 吴书瑞都不忘祖辈对
他的影响。 “把古老的技艺用到满
足新的社会需要上，就是传承。爷
爷的话让我对传承有了更深的理
解。 ” 年龄越来越大了，吴书瑞最
大的愿望就是带徒传艺，“把传统
文化和老祖宗的手艺传下去！ ”

近年来， 吴书瑞探索尝试让
传统建筑彩画艺术原汁原味地从
皇家园林走入千家万户。 他使用
天然矿物质颜料创作的 “金韵葫
芦”巧夺天工，在2016年北京国际
文创产业博览会上获得 “最佳展
示奖”。他所领衔的古建筑彩画技
师团队， 已被评为大兴区吴书瑞
首席技师工作室。


